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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脍炙人口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像一部反映伊斯兰文化的百科全书，

向世人展示了伊拉克、埃及和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和文化生活。《一千

零一夜》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充满了神话趣味和变化莫测的情节，但这只是一种故事的叙

述形式。究竟是什么吸引读者和感动了读者呢？本文认为，既是神幻的故事情节，更是寓

教于乐的教诲功能。善与恶的伦理冲突通过神幻的故事情节展现在读者眼前，让他们神往、

着迷和激动不已的同时，也让他们思考和觉悟。

一

一部古代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历经不衰的经典之作，除了是因为它敢于直面当下

社会生活，对统治阶级的罪恶进行无情的揭露和鞭挞，还因为它具有较高的教诲功能，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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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在给读者带来愉悦的同时又能够使他们从中得到教诲。《一千零一夜》里有不少

对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进行揭露和讽刺的故事，例如“阿拉丁与神灯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

读者会发现一个个鲜明有力的对比：财富与成功、富贵与贫穷、正义与邪恶等。通过这些

对比，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充满尔虞我诈但又需要以至善来加以协调的伦理世界。

得到神灯的阿拉丁爱上了国王漂亮的女儿。为了得到公主，他一次次让母亲去皇宫提

亲。当国王看到阿拉丁母亲手里绚丽多彩的宝物时惊呆了，于是同意了公主和阿拉丁的婚

事。但是，国王经不起大臣狡黠的谗言，又把公主许配给了大臣的儿子。在神灯的帮助下，

阿拉丁破坏了大臣儿子与公主的婚事并依靠大量的黄金珠宝再次赢得国王的欢心，使自己

成为驸马。可是，当摩洛哥巫师使用魔法把阿拉丁的宫殿连同公主和一切宝物都搬到非洲

的时候，国王立即气急败坏、不问青红皂白地逮捕了阿拉丁并悍然下令砍下他的头。财富

争夺是这个故事的起点，因财富而获得成功则是这个故事的终点。故事一开始，一贫如洗

的阿拉丁和母亲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突然有一天，冒充他伯父的摩洛哥巫师找上门来，

给了他和母亲物质上的极大帮助。其实，巫师的所谓帮助是一种诱惑，好让天真无邪的阿

拉丁进入一个地下密室帮他盗取能够带来无穷财富的神灯。但是，由于巫师太过贪婪，他

的计谋失败了，神灯落在了阿拉丁的手里。摩洛哥巫师的“企图、尝试、希望和目的终于

受到挫折；他的奔走、跋涉等于浪费精力和时间，一切成为泡影。希望破灭了，他痛苦、

懊丧到了极点。他像做了一个梦，垂头丧气地离开中国，返回非洲老家去了”（147）。①

故事讲到这里，说明一个道理：过分的贪欲一定会亵渎神灵，使自己陷入到不可自拔

的痛苦当中。而“无所欲求，就无所畏惧”（里克尔 23），阿拉丁心中坦然，无所畏惧

的，因为他没有欲求，即使是他最终在无意当中得到了神灯。“我们在这里用善来理解各

种愉快，不论它是由什么导致的，尤其用来理解那种满足我们强烈愿望的东西，不论它会

是什么。我们用恶来理解各种痛苦，尤其用它来理解那种阻碍我们的愿望的东西”（Stumpf 
and Fieser 240）。可以说，阿拉丁是善的，而摩洛哥巫师是恶的；善给阿拉丁带来了终身

快乐和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而恶却给摩洛哥巫师带来了无穷的烦恼、痛苦乃至死亡。

阿拉丁的善还体现在他慷慨大方地施舍。他“在侍从们前呼后拥下，去城中走走，借

看热闹消遣的机会做好事，沿途总是把金币一把一把撒给街道两旁的人群，用这样的办法

广施博济……此外他对一般孤苦无告的穷苦人、修道士、乞丐尤其关怀，亲手给他们很多

的施舍、救济”（193）。阿拉丁的善体现了好人的宽容，它一方面超越了个体人性和道

德之维，使善的价值获得完整的敞开和落实，成为一种维系社会良性运行的价值纽带；另

一方面表现出心灵的伟大之美。“心灵的伟大就在对尘世事物的鄙视。心灵一旦经过了净化，

就变成一种理式或一种理性，就变成无形体的，纯然理智的”。②

与阿拉丁的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摩洛哥巫师所象征的恶。摩洛哥巫师回到非洲后，贼

心不死，为谋取神灯而终日悲叹、苦恼。由于对财富的极度迷恋，他的心灵遭到亵渎，处

于一种愤怒、嫉妒、凄切和悲痛的着魔状态之中。于是，他“怀着希望和仇恨的心情，风

尘仆仆，经过漫长的旅程，饱经风霜，终于再次来到中国”（195）。他设下陷阱想害死

阿拉丁，但没有害死对方反而搭上了自己的一条命。贪欲在他的内心深处埋下了罪恶的种

子，让他失去了基本的人性而成为“非人”。于是，惩罚以灾祸形式降落在他的身上。

二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类型繁多，有神幻故事、爱情故事、冒险故事等，不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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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交织在一起，给读者带来光怪陆离的虚幻感觉。这种虚幻感觉通过神幻的艺术手法实

现，利用惊心动魄和传奇的素材，凭着天马行空般的非凡想象力，既从横断层面又从纵向

运动过程多视角地揭示当下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彰显社会的伦理道德状况。

作为《一千零一夜》故事集里的重要艺术表现手法，神幻与神话有着密切的关系。它

具有一种在读者心里呈现出神秘难解之感的艺术效果，能够激发出读者的神奇、惊讶和敬

畏，并把这种源自心底的情感张力转化为距离感，这也正是神话艺术的基本功能。距离感

是艺术加工产生的效果，是陌生化的体现。读者在阅读这些故事时，似乎可以看见阿拉丁

擦拭神灯时猛然出现在面前的凶神恶煞的恶魔；似乎可以感受到辛伯达航海旅行时神鹰抓

起巨石投向他所乘坐船只的惊心动魄；还似乎可以听见“脚夫和巴格达的三个女人”里那

两只黑色母狗在皮鞭抽打下发出的凄惨叫声。这些故事的神幻功能使读者对于神奇的虚幻

场景产生真实的感受，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他们的眼前。

纵观《一千零一夜》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商人主人公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比如“水手

辛巴达和脚夫辛巴达的故事”就是反映商人生活的重要故事之一。这个故事讲述了航海家

辛巴达的七次外出航海经商、旅行的生死经历，充满了离奇、神秘、荒诞的神幻色彩，给

读者在视觉上带来很大的冲击，也为读者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解读空间。《一千零一夜》的

独到之处是把现实生活神幻化，使现实生活的丰富思想内容掩蔽在神幻的故事情节里，让

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当中领略到知识和智慧，并得到教诲。著名经济史学者厄兹韦伦认

为，要想了解早期的市场是如何运作的，“首先需要回到‘水手辛巴达第七次出海旅行的

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人们只要瞄上一眼就可以对集市（bazaars）有个大概的了解”（Ozveren 
140-41）。厄兹韦伦这里说的“水手辛巴达第七次出海旅行的故事”，指的就是“水手辛

巴达和脚夫辛巴达的故事”中的辛巴达的第七次航海旅行：辛巴达航行在中国海域的时候，

他们的船遇到强烈的风暴，而恰好这里又是大卫之子所罗门埋葬的地方，所以任何流落到

这里来的人都注定要遇难，谁都不能幸免；除此之外，这里还有庞大无比的巨鲸，凡是经

过此地的船只无一例外地会被鲸鱼吞没。辛巴达最后凭借一块破船板漂到一处荒岛。他在

岛上发现了一条大河，于是收集到一些木头做了一个木筏，躺在上面顺着河水穿山经洞，

不知过了多少时日，终于漂到了一个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出人意料的是，制造木筏的木头

都是檀香木。一个智慧长者主动陪辛巴达去集市出售珍贵的檀香木。到了那里，他建议按

常规托人拍卖。如果能够有人出个好价钱，他们就卖；如果卖不出好价钱，就存放在长者

的店里，等价格涨上去了再卖。他们起初的拍卖价格为 100 金币，可没过多久拍卖价上升

到了 1000 金币。但辛巴达拒绝成交。看到这种情景，长者走向辛巴达，建议他接受这个

成交价，他自己又另外添加了 100 金币。辛巴达表示同意后，他们用现金当场成交。这个

故事涉及到了集市运作的真实情况，但是在一种貌似神幻的情景下进行的。这种叙事结构

让故事呈现出某种神话特征，将读者放置于神幻般的梦境之中。表面上看，这样的情境是

天马行空的，但它却给不同的读者带来了不同的效果和意义。例如，它给孩子带来无穷的

乐趣，给大人带来某种思考。当然，它带来的更应该是一种伦理的反思，因为这个故事恰

好揭示了早期市场运行中的伦理道德状况。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nd）认为，“一所房子的内部需要一种真

实的或想象的亲密感、隐秘感、安全感，因为生活经验似乎要求你这么做。房子的客观空

间——墙角、走廊、地窖、房间——远没有在诗学意义上被赋予的空间重要，后者通常是

一种我们能够说得出来、感觉得到的具有想象或虚构价值的品质；因此，一所房子可以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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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烦意乱，可以充满家庭温馨，可以像地狱，也可以像仙境。于是空间通过一种诗学的

过程获得了情感甚至理智，这样，本来是中性的或空白的空间就对我们产生了意义”（转

引自萨义德 68）。《一千零一夜》由众多的故事组成，不同的故事就如同很多房间、走

廊或地窖，对于读者来说都给予了他们丰富的想象空间和神幻品质。可以说，《一千零一夜》

的神幻特质就是给一切现实存在之上凭空散播着“神灵作料”。神灵的存在是伦理的化身，

神灵的世界也同样是伦理的世界。处于当下真实世界的人为了摆脱当下社会生活的烦恼，

往往愿意把自己置身于一个神幻般的神秘世界里，而隐藏在人们思想和行动背后的动力就

是伦理。伦理在神幻的世界里把读者的心底照亮，于是伦理被感悟、被认知、被理解；读

者的心灵因此而受到净化，并由衷地产生出一种轻松、舒畅的愉快。

三

文学作品给读者带来愉悦的同时又能够使他们从中得到教诲，即古罗马著名批评家贺

拉斯所谓的“寓教于乐”：“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以快乐，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

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贺拉斯 155）。《一千零一夜》在很大程度

上就颇具某种“寓教于乐”的功能。“儿童不愿意听有关儿童自己的故事，他们喜欢听有

关巨人和城堡的故事以及那些能够令他们的大脑充满幻想，令他们的心灵激动不已的故事”

（Styles 157）。文学作品本身是不具任何功利目的的审美对象，但它使读者能够在情节起

伏的悬念中充分发挥想象力，通过阅读所产生的奇妙幻想来形成自己完美的人格，获得了

真正的精神自由。《一千零一夜》不但激发了读者童年的想象力，而且还培育了他们的人格。

《一千零一夜》里的“朱达和他哥哥们的故事”颇具教诲意义，其主要故事情节如下③：

一个名叫奥马尔的商人，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塞勒姆，二儿子萨利姆和小儿子朱达。由

于父亲最疼爱小儿子，所以两个哥哥对弟弟朱达非常嫉恨。尽管奥马尔去世时把财产平分

给了三个儿子和妻子，但大儿子和二儿子不但想方设法骗走了母亲和小儿子的钱财，还把

母亲赶出家门。两个哥哥好吃懒做，很快就把分到的财产挥霍殆尽。尽管两个哥哥一次次

又一次地谋害朱达，他都不计前嫌，反而一次又一次地热心帮助他们。后来，心地善良的

朱达因为协助摩尔人捕获红鱼和寻得宝藏而得到了摩尔人赠送的魔法袋和魔戒。依仗这两

件宝物的魔力，朱达不仅生活富裕，还迎娶了美丽漂亮的爱莎公主。朱达任命他的两个哥

哥为大臣，但他们非但不知感恩反而密谋下毒杀害了弟弟。最后，爱莎公主设计除掉了掌

控戒指和魔法袋的大哥塞勒姆，并把富有魔力的戒指和魔法袋毁掉，于是世界又恢复太平。

在这个故事里，作者把普通人和现实存在置于光怪陆离的虚幻世界。每当朱达遇到艰

难险阻时，幸运就会出现：当他几天打不到鱼时摩尔人出现了；寻宝成功后摩尔人不但给

他两大袋子财宝还把魔法袋给了他；当他被哥哥们卖给船长为奴后，他从沉船上成功逃脱

了死神又遇到那个摩尔人，摩尔人给了他一枚魔力非凡的戒指，凭借着戒指和魔法袋的魔

力，他与漂亮的公主成亲。摩尔人、红鱼、魔法袋和魔戒在读者头脑中呈现出某种有悖常

理的图式，然而正是这种图式才能够把他们置身于神幻世界之中，去实现寓教于乐的功能。

“乐”在文学作品中是通过艺术手法来完成的，它使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和审美

功能，使读者置身于迷恋不已的神幻之中，让他们整个身心都得到愉快和满足，在深深吸

引和打动读者的同时还给予了他们诸多的教诲，让他们终身受益。“朱达和他哥哥们的故事”

就是通过艺术手法指向一个隐藏在“乐”背后的“教”的问题，即伦理启示：善良←→邪恶、

寡欲←→贪婪、人性←→兽性、成功←→失败。朱达是善良的，而哥哥们是邪恶的；朱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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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寡欲的，而哥哥们是贪婪的；朱达是人性的，而哥哥们是兽性的，但是，归根结底，朱

达和他的哥哥们都是失败的。这个故事中的伦理启示可以用“斯芬克斯因子”理论加以阐述。

聂珍钊教授认为：“‘斯芬克斯因子’由两部分组成：人性因子（human factor）和兽

性因子（animal factor）。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人。在人的身上

这两种因子缺一不可，但是其中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因此前者能

够控制后者，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38）。无论朱达还是他的哥哥们，他们身

上都既有人性因子也有兽性因子。但不幸的是，朱达哥哥们身上的兽性因子压倒了人性因

子，他们总是兽性发作、邪恶无比。所以，他们是丧失了伦理意识的人。朱达善良、寡欲，

具有较强人性。但是，因为他过度的、毫无原则的宽宏大量破坏了作为人性所必备的理性，

使他越来越多地朝着非理性的兽性靠近，最终被毁灭。

“善”最终被“恶”毁灭了，这是读者难以接受的。同时，故事给读者带来了巨大冲击。

冲击像一道灵光照亮了读者心底，使他们从恐惧中意识到人性如果把握不好就会滑向兽性，

从而坠入痛苦的深渊。这就是教诲，就是觉悟，就是最大的美和发自内心的快乐。这时，

读者可以从自己的灵魂深处聆听到感性与理性碰撞时所发出的和谐低语声。

注解【Notes】

①参见《一千零一夜》，纳训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年）。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该书，以下

注明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②古罗马美学家普洛丁（Plotinus, 205-270）语。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著：《西方美学家论

美和美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年）57。

③ See Tales from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3) 33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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